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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起朔县当年的元宵节，精彩的玩

意儿真是不少。西街的狮子就舞得令人
心醉。

“狮子舞”也叫“狮子灯”“舞狮子”，
全国各地有不少的叫法。朔县人喜欢叫

“耍狮子”。这种叫法有无来历，恐怕是
难以考证了。“耍狮子”，在朔县究竟有多
少年的历史，我们当地的文献并没有准
确的记载。但我们从国内的有关文献中
得知，这种玩意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了，甚至更悠久。

“耍狮子”并不是西街人的专利，但
在过去的朔县和如今的朔城区，似乎就
成了他们的专利。因为在人们的心中，
总是以西街的“狮子”为正宗，这是其
一。其二是元宵节下，“耍狮子”的文艺
队，除了西街外，就十分鲜见了。

二
少年时代的我和我的伙伴们，元宵

节期间对街上高跷、旱船、龙灯之类的玩
意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心红的往往是哪
里有老杆，哪里有斗子，哪怕是一个小小
的“猴儿尿尿”也不肯放过。西街的“狮
子”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1977年的元
宵节。

记得是正月十四的上午，在北大街
玛钢厂的院里。此时的玛钢厂早已把办
公区打扫得一干二净，把两个办公桌并
排摆在办公室的门前，上面苫了一张崭
新的粉红色的“龙凤呈祥”的棉线毯子，
一只桌上放着两个洁白的大搪瓷茶盘，
一个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糖蛋儿，高高的
宛如美女头上耸起的发髻；另一个摆放
着已经拆了包装的香烟，摆成了山字形，
远远望去，瓷盘里的小山就像披上了银
装一样好看。另一只桌上放着三排茶杯
和三个暖壶。可不是，这些摆设是为了
迎接“混玩意”的文艺队的。

“咚，当！”一声炮响，有人说“狮子”
来了。

一语未了，两头黄红色的火一样的
“狮子”伴着脖子上的银铃发出的“铃铃
铃”的声响，打着滚儿冲到了“龙凤呈祥”
的棉线毯前。

狮子素有“百兽之王”的美誉，民间
视为祥瑞之物。元宵节“耍狮子”大江南
北都流行，象征着吉祥如意。在形式上，
自古就有“南狮”和“北狮”之分。一般来
说，“南狮”神态矫健凶猛，具有较高的武

功技巧；“北狮”娇憨可爱，多以嬉戏玩耍
为表演内容。朔县西街村的“狮子”属于

“北狮”是无疑的。
西街的“狮子”，从外表看十分雄壮

又十分可爱，酷似真狮，由雌雄一对组
成，若问如何分辨雌雄？倒也简单：头上
有红结的就是雄狮，有绿结的便是雌
狮。“狮子”由狮子头和狮子身两部分组
成。需由两个人来扮演，一人扮狮子头，
双手握着狮子头的模具，双腿当做“狮
子”的前腿；另一个人扮演狮子的身子，
他的双手抓住狮子头扮演者的腰带，双
腿当做“狮子”的后腿。可见舞狮子的这
两个人是需要一身好力气的。仅有这对

“狮子”还不够，需要有一个手持彩球的
“耍狮子”的人。这个人是至关重要的，
“狮子”耍得好不好，全看他了。话不觉
说得远了，还是再看玛钢厂院里的“狮
子”吧。

“咚咚咚——”
“嚓嚓嚓——”
“咚咚咚，嚓嚓嚓……”伴随着一阵

阵急促的锣鼓声和钹镲声，在“耍狮子”
人的引导下，一对“狮子“欢快地登场
了。摇着头、摆着尾给玛钢厂的职工们
行礼拜年，随后一对“狮子”相背而行地

在地上划出七八米大小的圆圈来，“狮
子”的这一行为，朔县人叫“打场子”，预
示着正式的表演即将开始。

三
场子打开后，看的人就里三层外三

层地围成一个大大的圆圈。此时的“狮
子”似乎很得意，也很悠闲。跟着“耍狮
子”人手中的绣球来回地走，慢慢地跑，
把人们的胃口吊得老高老高。别看由两
个人扮演的狮子高大威猛，一些动作表
演的却十分细腻，比如狮子亲嘴嘴，先是
雄狮和雌狮的嘴慢慢的轻吻起来，然后
蹲下身子，卧到地上，脸贴到了一起，相
互轻轻地撕磨起来，亲昵之姿、温柔之
态，人间情人比之不及。

“耍狮子”最精彩的部分是狮子滚绣球。
“啊——哈——”随着“耍狮子”人的

一声高喊，温柔中的“狮子”一跃而起，开
始争抢那个大约有 30 厘米大的绣球
了。然而，绣球是掌握在“耍狮子”人的
手中的，“狮子”想抢到手并非易事。可
是两头“狮子”却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死
死地追着“耍狮子”的人。

西街的“耍狮子”的人叫王兴业，其
时已是一名老汉了，但耍起“狮子”来依

旧精神抖擞。王老先生个头并不高大，
穿着滚了红边的杏黄色中式戏剧装，一
根红腰带扎在腰间，要多阔气有多阔
气。尽管上了年纪，可是还能放叉，就
是两腿呈“一字形”平贴在地面上的那
种姿势。放叉后的王老先生两手把绣
球举在头顶，微微地闭着双眼，轻轻地摇
着头，和围着绣球打转转的“狮子”陶醉
在了一起。

王老先生“耍狮子”还有一绝，令人
难忘。就是当两头“狮子”为争绣球忙得
不可开交的时候，王老先生腾空一跃，把
绣球抛在了半空中，此时的“狮子”反应
极快，随之也腾空而起，两只前爪爪伸向
空中。到底还是王老先生敏捷，“嗖”地
一声跳起来把绣球抢了回去。把人们的
眼睛也给看瓷了。

耍一场“狮子”大约十五六分钟，虽
说时间不长，但一场下来后，“狮子”的扮
演者和“耍狮子”的人往往是满头大汗、
热气腾腾了。前几天，我采访了王老先
生的外甥女、朔州市第二幼儿园教师尹
翠凤老师，她回忆说，解放前，她姥爷还
是青年的时候就到江南学会了舞狮子和
制作狮子，1976年元宵节西街的“狮子”
就是她姥爷亲手制作的。

改革开放后，王兴业上了年纪，舞不
动狮子了，就改成了耍狮子的人。王老
先生去世于 1985 年，去世前的五六年，
就收了一名诚心学艺的徒弟，从而使西
街的“狮子”得以耍到了如今。

元宵节夜晚，朔县最大的焰火项目
叫“老杆”，引人瞩目。当年的朔县人元
宵夜晚看红火，绝大多数人看不完“点老
杆”是绝不回家的。“点老杆”就是燃放老
杆，那“老杆”是什么时间“点”的呢？一
般是晚上11点，等到高跷、“狮子”、龙灯
等文艺队从四面八方回到“老杆”下面开
始献艺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在朔县的元宵节期间，“耍狮子”并
非西街村的专利，因此其他的单位也有

“耍狮子”的文艺队，从规模和行头的漂亮
程度看，都超过了西街的“狮子队”。记得
有一年，某个单位一下子从外地买回大小

“狮子”五对，做工精美，憨态可掬，走在大
街上浩浩荡荡的气势不同凡响，深得人们
的喜爱。可是，由于“耍狮子”的扮演者缺
乏起码的基本功，导致“耍狮子”变成了

“看狮子”或者是“狮子”看人。其他的“狮
子队”也大致是如此。因此，西街的“狮
子”给人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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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耍““ 狮 子狮 子 ””
●●陈永胜陈永胜

有人说，青春是一支奋进的歌；有
人说，青春是一曲欢快的舞；有人说，青
春是一首激昂的诗；我想说，青春是一
团炽热的火。

如果说我把最美的青春化作了火焰，
那神头二电厂就是锻造我成长的熔炉。

1991年，我毕业后分配到神二当了
一名锅炉运行工。那时候神二正处于
建设高潮，各类洋设备闪亮登场，最雄
伟的要数锅炉了，120米高，铁塔般矗立
在天地间。

神二一期两台 500MW 机组是由捷
克成套引进的，单机容量大，自动化水
平高，在华北尚属首例。锅炉附属设备
由不同的第三国引进，磨煤机来自德
国，引送风机来自奥地利，强循泵来自
英国等等，我们戏称“八国联军”。

入厂第二天，我就开始了紧张的资
料消化和现场学习。最难学的当数控
制系统图了，密密麻麻全是英文，得一
点一点对照翻译往下走，不停地请教老
师傅。机组设备统一采用 kwv 编码，必
须熟记并与设备对应，就像人的名字一
样，张冠李戴可不行，会出大事故的。

记得第一次下现场，我穿着凉鞋，
被班长狠狠训了一顿，回去又换了鞋。

行走在百米高空的网格板上，一眼望到
底，有恐高症的我吓得一步也挪不动，
更别说学习了。老师傅说，刚开始谁也
怕，走习惯就不怕了，紧跟在别人身后，
看前方不要看脚下。我攥着师傅的衣
服战战兢兢往前挪，生怕掉下去。头顶
焊花飞溅，管道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
刺鼻的电焊气味呛的人喘不过气来。
看着行走在钢梁上的安装工人，如履平
地，还不误工作，真是佩服。

这是我第一次见大锅炉，真被震撼
到了。磨煤机足有四层楼高，与书本上躺
着的球磨机大不相同；炉膛空荡荡下不见
底，上不见顶，有太空黑洞般感觉；烟囱二
百七十米高，如一根金箍棒直插云霄，如
果当年悟空看到此物也定会大吃一惊。

由于肯钻研，学习成绩突出，我参
加了一号炉酸洗。酸洗是对运行人员
技能的一次大检验，不仅要对锅炉给水
蒸发、蒸汽系统相当熟悉，还得对酸洗
临时系统非常了解，阀门位置记得准确
无误。酸洗也是项危险工作，操作不当
会被烧伤。我们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
时，下班时累得精疲力尽，有时太累了，
工作闲暇时就爬在长凳上迷糊一会
儿。经过酸洗的摸爬滚打，我掌握了锅

炉运行的基本技能，也对这个铁疙瘩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紧接着机组进入调试阶段，期间工
作是非常辛苦的。我是磨煤机值班员，
负责六台磨煤机运行维护和排渣工作，
那时候设备故障多，漏点多，粉尘四处
飞扬，地面刚打扫完一会儿又厚厚一
层，电动机才擦亮十分钟不到又变得黑
乎乎。下班时我们个个像下煤窑的，只
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

神二引进的捷制 50 万机组国内尚
属首例，锅炉为低倍率复合循环塔式
炉，与传统的汽包炉区别很大，运行工作
无经验可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投
产初期锅炉运行极不稳定，常引起机组
掉闸，主要原因是掉焦塌灰灭火、操作不
当和四管泄漏，一天启停一次机是常有
的事，连续运行一周就算长周期了。

塌灰灭火是困扰锅炉人时间最久
的难题，无论怎么吹灰都不行，外方专
家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捷克运行的好好
的，搬到中国就不行了，难道是水土不
服？还真是的，锅炉和人是一样的，人
需要吃饭喝水排泄，吃的有问题了就会
闹肚子，锅炉吃的是煤，喝的是水，排出
的是灰渣。因为晋北煤种为灰分大的

烟煤，热值偏离了设计值，产生灰分也
多，一根管子积一斤灰，上万根管子就
是上万斤灰，同时塌下来了不得。有了
这样的思路就开始改造设备，先后增加
了声波吹灰，加装了火焰监控，修改灭
火保护，塌灰灭火才得以扼制。

随着设备治理的深入，先进技术的
应用，我们终于驯服了洋锅炉，机组稳
定性越来越好，二号机组最长连续运行
记录达到三百六十多天，神二也迈入安
全文明一流企业行列。

辛苦我一人，万家灯火明。一年
到头运行人是没有假期的，越到节日
保电任务越艰巨。我见证了神二的辉
煌，神二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由值班
员到机组长，如今也变成了老师傅，
苦并快乐着。我在歌曲《老师傅》中
写道：风风雨雨脚下过，大任一肩扛，
热血化电流啊，爱比桑河长，双手托
起了神二的辉煌。

忆往昔峥嵘岁月，奋斗青春如火
红。翻开一本本泛黄的学习笔记，回眸
一次次处理事故的惊心动魄，无不生出
许多感慨。一回回保电，就像一场场战
役，胜利了来不及休整又要出发。多少
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披星戴月，我知道，
有人享受光明和温暖，就得有人在黑夜
里前行。

三十岁，神二已老了，我也不再年
轻，我们彼此都年轻过，都把自己如火
的青春绽放得如此五彩斑斓。

当我老了，炉火旁打肫，回忆青春，
炉火啊，我的青春，我将唱一支我写的
歌给你听……

炉火青春
●赵贵平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就荣幸
地获得了一个“一门提督”的职业——
给自家门窗加工铺当“门卫”。顺便参
与八卦新闻传播者们的家长里短，窥视
怀揣不同故事的过路人的各异神色。
或者欣赏一下小商贩使出浑身招数的
叫卖声，那叫卖声有的讲究韵律平仄，
声调委婉，让人赏心悦耳；有的嗓子塞
了一根鸡毛似的干吼，让人眉头皱得能
夹死蚊子。但收破烂的刘四不同，他从
来不吆喝，全凭车把挂的那杆秤“招摇
过市”。

认识刘四是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我正揉着惺忪的睡眼移出店铺口，过
来一个骑脚蹬三轮车的，三轮车看着
比他年龄还大，不知道是他腿短还是
车子轴，他屁股左右一甩一甩的，车子
也跟着哼哼唧唧地呻吟着，车把上挂
了一杆秤，秤砣跟前梁撞击发出叮叮
当当的声音，仿佛专门为那呻吟声而
伴奏。我猛地想起，院里有一箱旧书
和废纸箱，于是我将他拦住。他顺手
抓了一团绳子和几个蛇皮袋拐进院里
跟我进去。

“这箱书也卖？”他问着，得到肯定
后，转身出去拿了一个新大塑料袋，蹲
下来，像整理宝贝似的，用袖口一本一
本将书上的尘土拭去，将褶皱小心翼
翼抚平，然后一本本装在袋子里。我

用鄙夷不屑的眼神瞄了他一眼，他冲
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拿回去看孩子们
哪本用得着。”原来他有一儿一女，儿
子上高中，女儿上初中，都爱看书，学
习都可以。他收破烂收回的杂志啦、
旧报纸啦先不卖，拿回去孩子们拣出
来看。

不一会儿，他把那些废品收拾停
当，整齐地码在一处，院子也给打扫得
干干净净。喊我出去看秤，我说“不用
看了，你说多少是多少”。过了一会儿，
他进来交代了斤数，付了二十元钱走
了。到了晚上，我正准备吃饭，急匆匆
闪进一个人，我抬眼一看是那个收破烂
的，他嘿嘿一笑：“少给你十块钱，忘了
算书纸钱了。”我说算了，就当我捐给孩
子们了，他二话没说，丢下十块钱狼撵
似的跑了。

后来知道，这个收破烂的叫刘四，
就住在我家房后一间阴暗逼仄的出租
屋里，刚搬来不长时间。他女人十年前
跟人跑了，丢下两个孩子，小的三岁，大

的五岁，刘四既当爹又当妈把两个孩子
拽扯大，到了孩子们上学年龄，刘四领
孩子来县城租房子住，孩子上学他收废
品。人们问刘四恨不恨他女人，他叹口
气说：“我没本事，跟上我没过过一天宽
松日子，但愿她现在能过得舒坦点。”两
个孩子很懂事，学习也非常刻苦。人们
说，刘四的孩子放假就像跟桌子长一块
了，学得动也不动。

刘四收废品从不吆喝，也不跟别人
抢生意。但人们还是品出刘四人公道，
他那杆秤像他的人一样公道。每天早
上开始，我们这条街上每个商铺他挨着
过，不用跟店老板打招呼，直接到固定
地点取废品，没有人问价钱，也没有人
看他那秤上的数字，但他始终把那秤杆
摆得稳稳的，好像不是拿的秤，而是一
把测良心的标尺。尽管人们从来不会
看他的秤，但那杆秤始终挂在车子前，
也成了他收破烂的标志。

一天，我收拾院子，整理出一堆纸
箱，想起有些日子不见刘四从这条街过

了，我便另找了个收破烂的，这个人的
那杆秤猫腻太大，实在是辱没秤家族的
尊严。

后来几年，也不见刘四，也许是
搬家了吧！人们只有在看见门口堆
积起的破烂时，偶尔会想起刘四这个
人。他和他那杆秤几乎在人们心中
消失了。

前几天，我正坐在店铺门口打盹
儿，听见叮叮当当声，抬头一看是刘四，
他那辆破三轮还顽强地坚守着岗位，那
杆秤像只犬儿卧在车把上。正好有些
废铁要卖，他便跟我说起他近况。

他说他俩孩子都成家了，儿子内蒙
古大学研究生毕业，在西安一所科研单
位上班，还生了个大胖孙子。女儿华中
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在成都华为公
司，年薪三十万。“前年去儿子家住了两
年，憋闷得不行，咱跑惯了，圈在楼房里
像坐禁闭，跑回来了。”

刘四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
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向上翘动着。
我心中默叹，老天心中也许有一杆主持
公平正义的秤吧！

刘四边说边麻利地捆绑好废品，那
杆秤依旧挂在车把上，骑着他那辆脚
蹬”宝马车”淹没在川流不息的现代化
坐骑洪流中，悦耳的秤砣撞击声在车流
中回旋荡漾。

秤
●●乔仙花

一
傍晚之际，得片刻闲暇。自觉意兴阑

珊，遂浏览几位作者即兴作就的小随笔。
见一小友其虽书文字若干，却是深觉自己
思维逻辑混乱，语病亦是层出不穷，责怨
自己不能如同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

实则不然，不难看出，其所言虽为小
小片段，却是形散神不散，意象甚笃。让
人很难不把画面跃然于脑海。且于我而
言，这份感受本身就已经是足够的绮
丽。要知晓，如今这时代，依然能做到

“我手写我心”的笔者已是绝难找到。
细细想来，发觉过去自我对于事物

的感触总是敏感而又心怀浪漫。一滴
水一片叶，一条街巷一颗瓦砾，甚至一
丝缝隙，都足以窥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
天光。而今再忖度，却惊觉已是一叶障
目、笔触苍白。

有人说：下笔的灵魂是思索。在这
样的快文化时代，即便是连思索，也变
得十足困顿，而那样敏感且热情的领
会，便是再也不常有了。似被画上休止
符，又似戴上镣铐，无论怎么努力走也
终是不能破局罢了。

于是乎，不得不感叹，思维的灵魂
才刚刚敞开毫厘，倏忽间却已是天色将
晚，大雪封山。

二
重读《西决》，里面说：“龙城最柔软

的春天总是伴随着肆意的沙尘暴。也只
有沙尘暴的瞬间才能够提醒我，我们的
龙城其实是位于一个荒凉的，无边无际
的腹部。若是没有了这些狂暴的沙尘，
就会不知不觉地把高速公路延伸的地方
当作天的尽头。”读至此，眼泪瞬间决堤。

想起家乡的充满沙尘味的春天。
现今虽是仲夏，但在炎热时开窗，窗台
上仍旧会以难以预料和察觉的手段迅
速地积上一层薄尘。

忽而惊觉，原来我已离家三载。
在外求学的这些年，心境反复起伏

跌宕，最开始的悸动期待，后来的习以
为常，再后来的痛苦迷茫。各种情绪交
织，让我很难做到像最初期待的那样快

意人生。然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当夜
深人静，我总会特别想家，想起家里的一
切。睡意渐袭时想、夜半独处时想，连看
到垃圾桶时都会想起家里的垃圾桶是什
么颜色。于是问同行的小F想不想家，得
到的回答却是否定。我很讶异，独在异
乡为异客，怎么会有人不想家？

然而这份思念无处消解也无人诉
说，同妈妈讲，她也只是希望我努力读
书，在外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断然不
要再生出诸如“想家”之类的无用情
节。而我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
比恋家的人，甚至于我想家，想的都不
是家里的谁，而是在家时心境上的那份
完满与惬意。

疫情肆虐，我们不得不响应国家政
策封闭在居所隔离，然每食一蔬一饭，
均会思及家乡，并且也更加领会到什么
叫作回不去的故土与得不到的自由。
我想也许我这一生都无法与孤独和解，
就像小时候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而真
的到了千里之外，却发现，不论古今，总
归“月是故乡明”。

雨后小读有感
●●周雅宁

世居朔州高升庄，生与祖国同岁龄。
祖上几代庄稼汉，面朝黄土背苍穹。
兄弟四人我为长，童年清苦家境贫。
白丁苦力人卑贱，家严教诲读书文。

“反右”年代上小学，四年读书不离村。
五六年级跑贾庄，一日往返廿里程。
下学捋摘野稗籽，掺合玉米充饥用。
寒暑两假无闲日，割草放牛挣工分。
苦累不减读书趣，困难时期升初中。
安子中学不通电，校舍简陋点油灯。
寝室土炕烧地灶，作息时间听敲钟。
窝头稀饭吃定量，山药茴白少油烹。
食不饱肚盼周六，回家搬运干粮勤。
初中毕业报志愿，择校首选当医生。
医校雁北无名额，军工技校败政审。
录取阳高农职校，学制三年读一春。
翌年“文革”风暴起，师生停课闹革命。
明哲保身“逍遥派”，远离是非练胡琴。
毕业时称“老三届”，“社来社去”当农民。

“接受教育”扛锄头，“广阔天地”炼红心。
春播夏锄田间忙，秋收平田打地埂。
莜麦回场连枷打，背灼烈日汗水浸。
犁耧耙磨勤劳作，“大寨田”里一新兵。
盛极一时“样板戏”，普及演唱到基层。
砖瓦厂立宣传队，文场招收弦乐工。
现场测试拉二胡，厂长满意签合同。
农民换装工人服，时来运转启新程。
中苏关系时破裂，备战备荒形势紧。
昼拉砖坯夜排戏，义务加班打地洞。
砖机车间三班倒，完成产量记一勤。
上班不少八小时，停电补时无分文。
日薪工资块四六，雨工病假算半勤。
季节生产泥丸斗，繁重苦力考验人。
寒来暑往贵坚持，三年转为固定工。
自幼酷爱习书画，临池不辍勤用功。
厂区院内写标语，礼堂舞台画布景。
工交系统出墙报，书画圈里小有名。
电影扩建下乡队，幻灯绘制需美工。

点名调入新单位，时羡工作放电影。
自带行李洗漱具，月初出发底返城。
白天描画幻灯片，晚上准时银幕映。
机器搬运驴骡驮，山路崎岖人步行。
老乡家里吃派饭，招待热情视上宾。
土豆莜面拌咸菜，饮用雨水旱井存。
山庄窝铺足迹遍，电影普及“老区村”。
暇画炕围烫立柜，不计报酬尽人情。
科技文化大发展，电视走进千家门。
乡村普及放映队，转岗环保坐办公。
内务干事忙“爬格”，“环保专栏”更换勤。
迎来机遇“工转干”，资历合格评职称。
赴试雁北职改办，三级美术榜有名。
元宵彩车获“特奖”，文秘内务得好评。
环保兢业整五载，前途无望改门庭。
人大机关时换届，委室编制需扩充。
荣调人大教科委，爱岗敬业日月新。
视察调研开例会，履职审议颁任命。
之后晋职农工委，《人大工作》编撰印。
机关在岗二十年，尽职尽责至退龄。
退居二线发余热，三载光阴续《家乘》。

“老年学会”编书报，“全国峰会”学典型。
红白事筵过春节，书法对联写祭文。
出版自传诗文集，书画作品献展厅。
回顾一生多感慨，奋发图强自立身。
落魄低谷不自卑，世态炎凉体会深。

“当院立杖”四无靠，命途多舛遇救星。
家贫不省读书钱，知识总可改命运.
吃苦耐劳不懈怠，薄艺随身不受穷。
不与他人比高低，知足常乐心理平。
宽厚待人讲诚信，安贫乐道薄利名。
勤俭朴素守本色，积德行善传家风。
做人低调淡得失，扶危济困睦乡邻。

“山穷水尽”必有路，“柳暗花明”福禧临。
坦荡一生无遗憾，感恩提携诸贵人！

我这一辈子
●●王 孝

近日，在朔州市四小上一年级的登
登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
长着花冠羽毛的小鸟。这只小鸟是登
登在小区里从流浪猫爪子下救下来的，
长得和啄木鸟一样，登登爸爸从网上一
查，原来是以色列国鸟——戴胜。

小鸟刚拿回家的时候，蜷缩成一
团，一动不动，登登一家用旧裤子做
了一个鸟窝，让小鸟钻进去休息，又
准备了水和小米。经过一晚上的休
息，小鸟可以到处走动了，但就喝了
一点水，上网一查，原来戴胜是吃荤
的，只吃虫子。全家人到处找，也没
有找到卖虫子的地方，只能求助专业
机构了。

第二天中午，登登一家通过 110 联
系到了朔州市野生动物保护站侯站长，
简单说明了情况，侯站长耐心地解答了

相关问题，并强调说近期朔州部分地区
风比较大，戴胜有可能因为恶劣天气临
时降落到小区里。戴胜这种鸟属于野
生鸟，主要以自然界的小虫子为食物，
不适合在家里养。如果鸟没有受伤，让
它补充补充水分，在树比较多的地方放
飞就行了，如果鸟受伤了，可以联系野
生动物保护站进行治疗，由专业机构进
行救治和放飞。

第三天早上，小鸟比较精神了，如
果再不放飞，怕饿坏了。登登一家把小
鸟放在纸箱子里，准备在登登上学的路
上放飞。登登抱着纸箱子，还恋恋不舍
地拿出小鸟看了看，最后全家人来到平
朔公园外围的一片小树林里，把小鸟放
在了草丛中，小鸟一步一回头，头上的
花冠羽毛渐渐隐没到了一片绿丛中，最
后彻底看不见了。

戴胜放飞记
●●解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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